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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狼星 

 他和她走在小路上面。 

 他們的步伐並不急速，因為過度趕路會令體力迅速消耗，如果遇到追擊的殺手

或給追兵截到，就沒有力量去抵抗他們。況且她在皇宮裏面住了這許多年，沒有做粗

重工作很久了，走小路已經幾乎寸步難行，何況還要趕路。 

 行走崎嶇小路雖然困難辛苦，但一步一步地走過去，總有走完的一刻。如果走

回大道上，他們卻真會膽戰心驚。大路上現在是兵荒馬亂，到處都是這個國家的敗兵

遊勇和逃難的平民。如果是普通人，或許還可以混在人群中逃避追兵，但是她的美貌

卻是絕世無雙，怎樣改裝都會引人注目而暴露行蹤。 

 為了可以安全地盡快離開這個戰亂的國度，她提出要毀去自己容顏，但被他拒

絕了。他說已經令到她受了這樣長時間的心靈創傷，他再也不會要她失去一毛一髮。

況且就算容貌毀壞，她的身段和體態，一言一行，無不令人想入非非，一樣會留下蹤

跡而被追兵發現。如果不是因為有這樣的絕世美色，這國家的國王本來是一個英明君

主，又怎麼會落得如許下場。 

 她聽從他的說話。這個世界上她只相信兩個男人。他是第一個。當她還是一個

少女，還沒具有絕世無雙的豔色時，她就已經和這個成熟的男人相戀。她越來越漂亮

美麗，受到更多人注目和騷擾，他就提議一塊兒隱居到深山大澤之中。但那個時候，

這個國家的軍隊侵略了他們的土地，俘虜了國王和人民。他不能不像其他國民一樣，

挺身而出去幫助國王恢復自由以及國家的尊嚴。他以為這是男人們的專利，其實女人

也會這樣做，女人也會為國犧牲。 

 他並不是第一個用美人計的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不過他定下的美人計卻獻

出了自己的一生所愛，將她送到遙遠和危險的敵國，要她用本來只屬於他的美色去爭

奪敵國國王的寵幸和溺愛，擾亂他冶國的心思。他每個夜晚都是痛苦地渡過，因為他

傷害了至愛情人的尊嚴，令到她每個日夜要膽戰心驚地過活，每一刻都要隨機應變。

他害怕不知那一天會突然傳來她犧牲的惡耗。 

 好奇怪，她第二個最信任的男人竟是這個國家的國王，她受命去迷惑的男人。

她最初心裏憎恨這個人，不是這個人要稱霸天下，侵略了家鄉國土，她一早就已經和

愛人跑到山林裏，過著與世無爭自耕自足的生活。不過，一年一年過去，她也成長了

，漸漸地明瞭到，他們生存在一個迷亂的塵世，諸國並立，你不攻伐人家，不變得強

大，你就會被人吞併，變成奴隸。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仇恨，並不開始於這一個世代，

究竟誰對誰錯，根本就沒有一個準則。除了這個覺悟，她漸漸竟然發覺這個一代強人

竟是真心深愛她，也不一定是為了她的絕世美色和媚麗，而且真純得沒有條件。她最

後也被他的真誠感動了。九年之前，她竟然勸告他不要帶領所有精兵到北方和中原列

國會盟爭霸，這樣誓必削弱首都根據地的防衛，就會給予隣邦敵國攻擊的好機會。但

他只是更緊緊地擁抱著她，沒有說一句話。他終於沒有聽她忠告。或許，成為這個時

代的霸主是他一生大願，就算是頃刻光輝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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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到北方之前那一個晚上，在高床軟枕上翻雲覆雨之後，他竟然向她作出了

一個請求，就是希望她能夠為他養一個孩子。他們享受這魚水之歡，次數已經是數之

不盡，這還是他第一次談到孩子的問題。她非常詫異，不過還是答應了他。不過她心

裏明白，這是一件她不能夠滿足他的事情。 

 很少的時候，她就患上了一種心痛疾病，漸漸就嚴重起來。村裏的巫醫都認為

是絕症，沒有法子醫治，她終於會有一日痛死。有一天，她在小溪旁清洗衣服時，心

又痛起來，而且比以前都嚴重，全身都沒有力量，跌臥在水灘上痛苦呻吟。幾個一塊

兒在小溪邊洗衣服的女孩子，年紀都不比她大，即時嚇得手足無措，有一個比較機警

，便立即跑回村裏去找大人來。其他的就大聲叫救命。求助叫聲驚動了一個剛從河道

上遊走來的人。這個人衣服怪異，膚色深褐，身材高大，手中拿著一根竹杖，還帶著

一隻很瘦很大的『狗』。平常這些女孩子不敢招惹外鄉人，但是驚惶失措之下，也便忘

記了家長們平常的警戒。 

 這個外鄉人聽到了叫喊聲，也就加快了腳步走過來。這時候她已經被同伴們從

水中拖到乾燥的地上。那個外鄉人立即坐到她旁邊，一隻手緊握著她手腕，另一隻手

則飛快地用手指敲打她身體上不同的部位。她的痛楚慢慢消減，也就停止了呻吟聲，

漸漸進入了夢鄉。醒過來之時，她覺得有樣濕潤但溫暖的東西在舔舐她的臉皮，弄得

有點癢。她打開了眼睛，就看見了『伙伴』的面孔。她迷迷糊糊，不知道那是誰，但不

知覺地提起小手撫摸它，一種奇異暖流竄入她的血液，循環到身體每一個角落，舒適

得令她再次進入夢鄉。 

 她睡著了之後不久，父母親便從田裏面趕過來。他們從女孩子們口中知道了這

個外鄉人救了女兒一命，便向他道謝。並打聽這是一種甚麼樣的疾病，是否可以醫治

。外鄉人並不太懂他們的方言，不能說得明白。父母親最後就請他回到家裏去吃一頓

晚餐和住宿一宵，希望可以溝通和解釋清楚。 

 飯餐之後，只有她一個女兒的父母親，懇求外鄉人醫治女兒。他們拿出積存著

的糧食，願意作為報酬。外鄉人連忙搖手，說道替人治病那可以要收取這許多糧食。

他跟著花了很多言辭，又用手勢，又在地上劃圖，最後才大致解釋清楚。主要是醫治

這種疾病需要頗長時間，但更重要的是主藥會有一種後遺症，就是女孩子以後再也不

能夠生孩子了。不過那也是藥方的本意，因為就算痊癒了，病人心臟也不一定可以負

擔生孩子那樣重的負荷。 

 那時她年紀還少，父母親只想到拯救女兒性命，根本就沒有思考到女兒家不能

生孩子是多麼悲哀可憐。如果不是有這段遭遇，在過去這麼多年之間，她和他差不多

每一個晚上都會享受這種人類的原始慾樂，她總不會一點懷孕的徵兆都沒有。 

 為了醫治她的疾病，這個外鄉人在家裏面住了差不多三個多月。除了吃藥外，

他每天早晚兩次都會用幾支長針刺她身上不同部位。初時她覺得很痛楚，呻吟叫痛。

外鄉人便會唱歌和說故事給她聽，他帶來的那一隻『狗』也會依偎在她旁邊，舔舐她被

刺痛的地方。痛楚也就慢慢散去。外鄉人當時就告訴他們，它聽得懂各種人語。不要

叫他做狗，它並不是狗，所以他並不喜歡這個稱呼。可以叫他做『伙伴』。外鄉人說『

伙伴』擁有異常靈力。 

 很多外鄉人說的話都已經忘記了，因為大部分她都聽不懂。但這時忽然有些又

回到腦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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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久很久以前，或者就是盤古初開時，一個天神帶著衪的『寵物』來到我們這

個地方。用『寵物』這個字其實並不恰當，用『伙伴』或許貼切一些，但也不能描畫清

楚他們那種關係。他們一塊生活，互相依賴。 

 在天神的國度裏面，『伙伴』有著祟高地位。傳說它們從前擁有龐大能力，保護

著天神。後來天神的能力進化了，而且越來越快，超越了『伙伴』，不再需要它保護。

漸漸地，『伙伴』的超凡能力也就被遺忘掉。但是他們依然是天神生命裏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 

 天神的壽命當然很長，但『伙伴』有更長壽命，當天神停擺過世前，祂要安排『

伙伴』找到另一個『歸宿』。 

 外鄉人說他來自遙遠西方，家族世代從事治療疾病的工作，一向樂於幫助老弱

無依的窮人。但是他家族代代都會患上眼病，終於會變成瞎子。他的病情更早出現，

行醫日子看來快要結束了。 

 有一天這個天神找上了他，說已經觀察了他很長時間，問他是否願意跟衪學習

更多和更高級的知識和能力。不過天神說，這需要很大代價。他要替代衪做那些衪已

經沒有時間去做的事情，他也要在有生之年，找到繼承人將智慧傳下去，繼續這一項

沒法在一個世代完成的使命，並且要照顧衪的『伙伴』，幫助他找尋一個『歸宿』。 

 外鄉人說這個天神在更遙遠的過去，遇到過一個能力比衪更高更大的神叫做『一

』。『一』從另外一個世界來到這裏，要做一件極偉大和困難的事。衪經過一個叫做『

黑地世界』的地方，發覺裏面竟囚禁著很多來自其他許多不同世界的天神。『一』有著

慈悲心腸，於是就留在那裏拯救這些被困死了的天神，不論衪們是善良還是兇惡。過

了很久很久，『一』終於將其中一部分解救出來，那裏面包括了教他很多知識的那個天

神和衪的『伙伴』。 

 『一』發覺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去進行衪本來的任務，於是就急急離開了。有好些

脫困出來的天神，靜靜地在後面跟著『一』。有些只為了好奇心，有些是想出一分力報

答『一』，更有一些生出了各種歪念。不過都被『一』發覺了。大部分只好聽從勸告離

開，但最後有幾個竟成功跟在『一』的背後，而似乎沒有被衪發現。 

 外鄉人說，『一』原來最後來到了我們這個地方。衪開始日以繼夜地工作，就是

天神也弄到筋疲力倦。 

 有一天，『一』召集了秘密跟在衪後面的十三個天神。原來由始至終，『一』都

知道衪們跟蹤著，衪只是沒有時間和衪們祥細解說一切。 

 『一』告訴衪們，衪來自一個「虛空」世界，來到這裏收藏了衪們的智慧。衪的

精力已經耗盡，將要休息無數世代才可復元。衪懇求天神們在衪竭息間幫助守護衪建

立的工程，不要被其他兇惡的天神搶奪和破壞，衪說借了這個地方的人和物來完成了

使命，也希望衪們能在衪『醒轉』前照顧和保護他們。 

 X    X    X 

 一聲狼嗥將她從回憶之中帶回來。牽著她的手也突然之間緊了一緊。太陽已經

西沉，四週變得霧色蒼茫。      

 他計劃這個逃亡已經有很多年了。他的國王為了保全國家，免得玉石俱焚，同

意去到敵國做人質。他為了照顧國王，分擔他的恥辱，也就陪伴著他。整整的三年之

間，君和臣生活在一起。他觀察到國王雖然表面上是禮賢下士，對他更是一片感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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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其實內心裏面蘊藏了無限怨恨，一朝報了亡國之仇，重拾王權，一定不會容許一

個看見他屈膝卑躬的人留在世上。真是非常不幸，侍奉的王竟然是一個只可以共患難

而不可以共富貴的小人。 

 美人計加上賄賂終於縮短了留在敵國做奴隸的時間。回到了故土之後，他除了

用盡心思令國家變得強大和興盛外，他還要思量和準傋怎樣在功成身退後逃亡。 

 這個計劃並不簡單，因為並不是涉及他一個人。他一定要將愛人從敵國皇宮中

救出來。這事困難重重，但是如果不能夠帶她離開險境和重聚，不要說逃亡隱居，就

算連生存都沒有意思了。為了解決這一個最困難的環節，他足足思考了近十年。還是

想不到一個萬全之策。但到了九年前，他也觀察到敵國的王竟是真心愛上了她，逃亡

大計才有了嶄新局面。 

 九年前，這個國王情敵率領精兵到中原會盟，兵威和他的武功算得上震古鑠今

，獲得霸主稱號，又那會這樣容易敗給自已的王哩。他在北面可以調動强大軍團，慢

慢地開拔返回被圍困的首都，以強大軍力，擊敗偷襲的敵人。但是他中了流言之計。 

 圍攻都城剛開始，攻城統帥和他便下令封鎖了所有訊息，並散播無數流言，來

迷惑正在北方爭霸的敵人國王。他知道攻陷都城容易，擊倒多情的國王也不難，但自

己國家兵力和資源暫時還不足夠擊毀一個強國。 

 敵人國王剛取得了中原盟主尊號，就收到飛馬傳書報告都域即將陷落，愛妃生

命危在旦夕，於是就親率騎兵和戰車部隊，馬不停蹄，披星戴月趕回來。疲於奔命的

急行軍是兵家大忌，加上他因思念愛人而變得心亂如麻，神不守舍，又如何能夠不敗

。所謂兵敗如山倒，隨後趕來的龐大步兵團，一聽到先鋒部隊已經敗退，軍心動盪，

就變得潰不成軍。 

 這真是個最大諷刺，有情有愛的人都不適合做一個強勢君主。只有無情無義的

小人當道。 

 一小撮守城將士早早就己經被收買了，朝中大臣也是一個模樣。所以都城在國

王還沒有趕回來之前就早已經失陷了。身為攻城的最高參謀長，他可以進入皇宮和他

的『愛人間謀』見面。這幾天的溫馨相敘，除了訴說離情愛意之外，他還收集了非常多

的情報，其中當然包括了國王對她的一往情深。她也並沒有隱藏對這個雄霸一方的君

主，漸漸產生了愛慕和感激，她相信她的男人有著高尚情操，了解她內心感受和處境

，不會生出怨恨！這就是真愛誠信，他們在年輕時戀愛的果實。 

 最重要的情報有四個。第一就是敵國國王真正愛上了她，王不會容許她被人傷

害。第二點就是為了確保愛人安全，王也安排了精密部署，包括一絛有著多重機關的

秘密地道，可以在危難時離開都城。第三點，她有自已選拔的侍從和衛隊，算得上可

靠。最後一個情報，她說得含含糊糊，因為沒有確實証據。他將這個情報記在心裏，

但並沒有將它計算到逃亡大計裏面。 

 狼嗥聲音越來越近。狼群的危險性並不比追兵或者殺手弱，他也將之計算在逃

亡的綱領中。他設計了三條逃亡路線，每絛路上都有樹林。那些小林並不是天然生成

，而是他下令心複死士去栽種。幸好他們正走到一個小林前面，他從記號中認得這正

是其中一個人工植林。不要看輕這些人工林木，它們依著一定位置栽種，是一種古老

又神秘的學問，人如果不懂陣法術數，走了進去會迷路。不過野狼決不會受到人為鬼

技迷惑，逃避狼群只有靠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爬到樹上去，不被它們盯上，耐心地等

它們去找尋其他目標。 



37 | P a g e           [ C o p y r i g h t © 2 0 1 6 , C h i  K .  L o .  A l l  R i g h t s  R e s e r v e d ]  

 現在他們就躲在一棵生長得較為高大的樹上。他先將自己用布帶束在一條粗枝

上，讓她躺到胸膛上，再將両個人結連在一塊。他知道她已累得難以支持，只是强撑

。也好值這時刻休息。 

 她將手放到心房之上，那裏又痛起了來，而且漸漸加劇。他的手也伸過來，緊

握著她小臂！她依偎在愛人胸膛上，那裏肌肉依然強壯，身體的其他部分也是一樣，

不過鬢髮卻是如霜雪般一樣顏色，日以繼夜地思量做成哩。還加上那種他自己抹不去

的內疚，無時無刻地在折磨著他。她已經多次跟他說了，她其實過得很好，只有最初

那幾年時常提心吊膽。當她將仇恨和紛爭放下來，她還真是覺得比其他國人幸福多了

。他只是不願意相信罷了！ 

 狼嚎叫聲有些古怪，來自四方八面。她想總不能說狼群懂得在包圍自己兩個人

罷。在路上沒有看見過一隻狼啊！這個時侯，突然地，一連串高吭嗥叫聲從遠處傳過

來，樹林也被震動起來，歸巢林鳥嚇得群飛起來，到處飛翔穿插。那絕不是狼的嚎叫

聲，它的聲音響亮到可以衝上雲霄，餘音榮繞不散。 

 狼的吠嗥聲反被蓋過。樹林外面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 

 她聽過一次這樣高吭入雲的號叫聲，那差不多是三十年前。如果不是心痛加劇

了，她或許記不起來啊！ 

 人的記憶是一種奇怪事情，有些東西，如果不是有些外在或內在的刺激，會一

輩子忘記。 

 X    X    X 

 可以稱得上是神醫的外鄉人，在她家裏已經足足逗留了三個多月。外鄉人說她

的心病九成好了。但『伙伴』卻正在生一塲怪病。 

 外鄉人每天只吃一餐，而且吃得很少。『伙伴』就根本不會吃鄉村裏面的東西。

所以家裏還可以負擔，不介意他們留多久。外鄉人時常幫其他村民治病，村民們也歡

迎他留下來。只有鄉村裏面的巫醫是例外。巫醫警告村民，外鄉人帶著的『伙伴』是一

個大怪物，終會帶來非常災禍。 

 對於還是小女孩的她，『伙伴』不是外鄉人所說之靈獸，也不是巫醫認為的大怪

物。她病患痛苦呻吟時，『伙伴』整天陪著她，無數個夜晚，她曾經對『伙伴』訴說著

她小女孩的心事和願望。她並不以為它真如外鄉人說能聽得懂人語，否則有些羞人答

答的事她一定不會講出來。但好奇怪，有時侯，當她入睡後，她會在夢境中看見一些

願望實現了，那是甜蜜美夢！ 

 那個時候她好希望『伙伴』可以永遠伴著她，有一個晚上就對它說出來。不過，

幾天後，外鄉人和『伙伴』就不辭而別了。在他們離開之前的那個晚上，她發了一個怪

夢。她在夢中聽到『伙伴』發出過那種高吭的嗥叫聲！她從來沒有在夢境中「見」過『

伙伴』，那是第一次。不過那不是一種舒適感覺，因為她並不是真的用眼睛見到『伙伴

』，而只是一種强烈感覺。她覺得『伙伴』變得巨大而無處不在，圍繞著她，還快速地

迫過來，令她連呼吸也不能夠。她下意識地就用雙手將『伙伴』推開，這時候『伙伴』

就發出了那驚天動地高吭入雲的叫聲。她也嚇得昏過去。 

 X    X    X 

 在荒野之中，並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聽到狼嗥和那一聲餘音還未散去的高吭唬

叫。今天這條山野荒道上的來客實在不少。 

 他伏在高度及腰的草蓬裏。本來可以走得很快，但他發覺了有人跟蹤而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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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的技術上並不是弱手，所以在路途上他要設下許多疑路，引誘追蹤者進入岐路。

有些經驗較為豐富的殺手跟了過來，就被他突如其來的重擊解決掉。雖然越來越小心

，但依然發覺有殺手追來，而且越來越精明。看來敵國的王部署了好多批殺手，不殺

死「他們」就誓不罷休，死戰還在前面等候著。 

 他以前本來就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獵人，但終歸只是個星斗小民，受到大戶地主

因垂涎他姊姊美色而做出的欺壓。最後父母被害死，姊姊自殺，他也被綁了手腳，放

到野外要讓野獸來捕食，還聲稱這就是殘忍獵人應有的報應下場。年青國王在秘密狩

獵時救了他，他生命也有了轉捩點。 

 後來，國王那一次的出遊成為絕對秘密，因為除了幾個人之外，所有臣屬和隨

員都被殺了滅口。這真正是飛來橫禍。能夠陪同國王秘密出遊的都己經是親信，但依

然成為刀下冤魂，到死還不知究竟犯了甚麼過錯。這就叫做伴君如伴虎。 

 回到皇宮之後不久，國王和白頭髮大臣在密室中召見他，告訴他一個空前大膽

的計劃，要求他參加。其實那可是沒有選擇餘地，因為不答應就是死。 

 國王不久告訴他，那個害死他全家的地主的全族也死了。仇己經報了，那個村

落鬧起了瘟疫，也成為了荒原。 

 他以後就在皇宮中生活。不過他就好像皇宮中的一隻鬼魂，沒有其他人確實知

道他存在著。 

 國王和白頭髮大臣定時來教導他各種學問和禮儀。國王親自教他武術和行軍佈

陣，治國安邦的策略則由白頭髮大臣講授。國王知道他會孤獨寂寞，也就在漆黑晚上

替他帶來女孩子給他發洩。不過白頭髮大臣警告說，他不能講任何說話，否則那個女

孩子就得死。 

 國王對待他是很好的，不當他是奴僕，很多時還跟他說兒時往事和現在治國的

煩惱。和國王說話及見面多了，他也開始了解國王，並沒有初時的懼怕。這是一個恐

怖的世代，殺戮紛爭每日發生，受罪的都是黎民百姓。國王說他有一日要掃平紛爭，

建立一個和平時代。不過國王暫時的心願是要滅了殺死自己父親的那個南方小國。等

到沒有了這後顧之憂後，他要完成父親成為中原盟主的偉業。聽得太多國王的夢想，

他也變得響往這一切的成就。 

 有一天，國王帶著軍隊和改裝了的他，將那個在南方的凶悍小國打敗了。白頭

髮大臣策劃了整個軍事行動，那真正是個綢密的方略，但如果沒有了國王的身先士卒

，就沒有這樣容易成功。不過，這真是太危險了，無論你的武功多麼優秀高强，大戰

場是個沒法預則的兇地。國王的父親不就是那樣給毒箭擦傷而死嗎！國王不害怕嗎？ 

 這一場勝仗摧毀了敵國所有武裝力量，俘虜了國王和很多大臣。國王沒有殺死

那個失敗了的王，說這太便宜了。國王要將他帶回去做奴僕，要他失去所有尊貴，被

人隨時隨刻在他的臣屬前羞辱，這種下場，對他真是比死還痛苦。這是國王的第一個

錯誤吧！或許不是，應該是第二個。之前國王就已經錯誤的選擇了他作為『替身』！國

王實在是選錯了人。 

 有一天，國王帶他去觀看兩個少女。她們是敵國奉獻上來的貢品。國王讚嘆說

她們是一生所見過最漂亮的女人。國王真是英明神武，見到了絕世美色，還可以頭腦

清晰地思想評考。其他人，包括了他，可是立即變得目定口呆，魂魄已經不知飛到了

那裏。之後一直不能忘記她們，尤其是她。 

 白頭髮大臣已經一把年紀了，當然不會受到美色誘惑。他警告說，這都是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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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美人詭計，雖然知道國王一定不會受到誘惑，但為了以策萬全，絕了後患，還

是要立即將這兩個女人處死。可是國王實在不忍心這樣做，為了兩全其美，就決定將

這兩個美女送回去。但是就在起行之前，國王致命的舊病復發，在病床之前，召見了

他和白頭髮大臣。 

 國王說雖然有夫人妃嬪，但沒有辦法生孩子，族中亦沒有強勢的繼承人，一旦

死去，王國一定就會因爭奪王權而大亂崩潰。本來最初要求白頭髮大臣接掌權力，但

白頭髮大臣說一把年紀，沒有精力做王了，而且他本來就是外地人。一定會有人用這

事作為藉口抗拒，也會引起動亂。這個繼承的難題一直困擾著國王和白頭髮大臣。後

來見到了容貌和王相似的他，國王突然有了『替身』這一個大膽和危險的構想。他和白

頭髮大臣商量，他竟然也認為可行。 

 國王臨終前說，這個世界沒有永恆的國度，但有多一天穩定，人民就有多一天

的安寧生活。一切施政要聽從白頭髮大臣，最後握著他的手，口中喃喃說，已經無法

實現他父親爭霸中原的遺願了。 

 他於是就這樣地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國王。他告訴自己要做一個好國王，不過同

時間他也不能夠忘記她的秀色可餐。在白頭髮大臣反對之下，他依然下令接她和同來

的另一個女子返回皇宮中居住。 

 他依然記得清楚他們的第一個晚上。月色透過了紗窗，灑進房內每一處。她那

比月色更脂白的皮膚，暖得他沒有了任何思想，那一聲聲勾去魂魄的嬌呻聲，令他只

能全力以赴。 

 淒厲的狼嗥驚破他那甜蜜回憶。曾經是出色獵人，當然沒有忘記狼群的可怕。

一旦被狼群在草原荒野包圍，就只有死路一條。他要盡快趕到前面的樹林，爬到樹上

躲避，避免被狼羣盯上。 

 說起來也奇怪，這一路上不時有些小林，雖然小樹林是當地慣有的環境，但樹

齡並不超過十五年，肯定是人工培植。最初以為是為了砍伐作為木材之用，但隨即發

覺樹木的種植位置非常奇特，是跟據一種古老迷術而編排的。普通人會在裏面迷路，

可以幾個時辰走不出來。不過他跟白頭髮大臣學過這些佈陣術數，反可以利用它們來

逃過後面神秘的追兵。白頭髮大臣教過他數不盡的東面，但自己為了色慾，最後還是

殺了這個忠君愛國的忠臣，是沒有臉再見他了。不過顯然自己是會下地獄，不會再見

到天上的國王和白頭髮大臣了。最可憐是自己也再見不到她，她本來就是仙女下凡，

自然會回到天上。所以在下地獄前一定要見她最後一面。 

 國王這個位置絕不容易幹。他不久就知道非要花費全部精力，就根本不可能有

好成績。所以過世了的王並沒有真正女人，他心裏面只有國家，只有人民。當都城破

毀之日，看到王的子民被投到水深火熱之中，他就悔恨一直沒有依著王的告誡去做，

沒有理會白頭髮大臣的忠諫。之前，他是想用實現王的一生大願去彌補犯了的錯誤，

但卻闖出更深禍害。做到了稱霸中原又有甚麼用，只換來國破家亡。在以後無數世代

裏，他將塗污王的英名。本來要在王的墳前一死謝罪，但沒有人知道王墳在那裏。但

更可恨的是，他竟然一敗就從此意志消沉，更往温柔鄉深處去鑽，從不思考怎樣翻身

。本來就是一個有一日就過一日的平民，無論學了怎樣多的高級知識，都無法脫胎換

骨。如果沒有了那個老年外國人的當頭棒喝，不但他必然死在這一次的滅族戰役中，

她也沒有辦法逃出生天，一定會在受盡凌辱和折磨後，慘死在皇宮裏面。 

 「你不變强，死算是應該，但是你沒有能力保護愛人，她也會死，而且會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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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你更淒慘！」 

 盲了眼的外國人，看事情可真是清晰無比。是占算術，還是他有著廣博學問和

細微的分析力呢？和他相遇得太晚，再想見他請教方略時，他跟妻子，孩子和他那隻

古怪的『狗』已經離開了皇城。 

 個人或許可以短時間變强，這個國家則沒有時間了，十幾年間，他將它敗壞得

支零破碎，處處生腐，已經無靈藥可救。 

 他抄習了王的辦法，秘密在死士中找了一個替身。其實也不需要相貌太相似。

有誰確實認得國王呢？尢其是一個昏君，在深宮胡天胡帝多，見臣民則少。 

 在最近這两年多，當他沒有和她一塊時，都在以前那個密室中訓練自己，有時

他會以為王和白頭髮大臣就在旁邊，用訓勵的眼神注視著他，但一瞬間就知道只有自

己一個人孤伶伶地在那裏，只好抱頭痛哭一塲。 

 就算有這段時間的安排，也要靠點運氣才能在千軍萬馬的戰塲中逃出生天。他

冒險從密道中返回皇宮，為的就是要確實她已經脫離險境。她雖然是敵國派來迷惑君

王的人，但當她的王發覺已掌握勝勢時，早就想殺她滅口，以免日後歷史紀事說他靠

女人復國。雖然她的他為祖國做了這麼多，連自己深愛的女人都奉獻了，但也一定難

逃這個偽君子的毒手。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冒牌兼愚笨的「國王」，但她祖國的王卻是

一個真正壞人，一個心胸狹窄的惡毒小人。 

 狼羣嚎叫聲又近了很多，一定得全速趕到前面的樹林。野草矮樹遍地，想不留

痕跡根本不可能，所以受過訓練的逃亡者，並不在意不留痕跡，而是要處處佈下疑雲

，讓追捕者走入歧途。可是現在沒有時間了，狼羣的叫吼聲顯得怪異，而且來自廣闊

的領域，移動速度又快，他只好奮力跑過去，再不能計較留下可供追尋的痕跡線索。 

 樹林，並不是普通的林。只有一個正確的進口，學習術數的人叫做「生」門。他

就從這個進口衝入這個根據一種術數種植的人工林，不過這個「生」門現在已經變成死

地，一度細長的刀光迎面射過來。他一瞥間便抽出腰間短刀，砍到飛刀的刀身上，飛

刀彈到側面。他衝入樹林的速度並未減弱，第二度刀光已迎上來，彈到側面的第一把

刀也已回過頭，急射向他的後頸。他這時見到刀身有一條細絲線連著。這種武器是南

部敵國蠻族的一種搏擊技術，但聽說只有一個人能夠將這種武器使得出神入化，這個

人就是她的戀人。 

 他的第二刀準確地砍到飛刀的刀尖上，林內已經陰暗下來，可見一串火星彈跳

出來，他右手同時反手拍向背後行囊的底部，行囊升起幾寸，背後飛來的刀已插入行

囊中。不等再來的攻勢，他左手刀反向身後，斬到控制飛刀的絲線。右手已經抽出背

負長劍，橫掃過去。他的劍比普通刀劍較長，可以及遠攻擊，他的短刀則可以保護近

身。雙手同時使用武器當然不容易，如果是不同類型的兵器則更困難。這個國家之中

，能夠將一刀一劍使得如同自己雙臂一般靈活，就是國王。十年前中原爭霸一役，在

馬上較技，這一刀一劍竟可以擊倒戰場上具有大殺傷力的槍，矛和大刀，可說威震中

原。這十年之間沒有人再見過這一刀一劍的威風了，但它震古鑠今的名聲依然藏在這

個國家每一個武士心間。而這個聲名，是他靠自己日以繼夜的努力操練賺下來。 

 雖然只是電光火石間的交手，但雙方已經知道對方是誰。 

 「你竟然可以逃出千軍萬馬。大王還是低估了你。那個死人是個替身吧！」 

 她的他雖然在說話，但攻擊並不慢下來。只是一把普通的劍罷了，但因為太快

，看上來就像十幾把劍一樣。好幾次都突破他長劍的外圍攻勢，若不是短刀長於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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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避並不容易。 

 他在路上跟踪他們時，就已經決定將事實完本地告訴他們。這兩個國家的仇恨

跟他沒有直接關係，他只是一個替身，或許可以說，是他這個冒牌貨，幫助了他們復

國。至少是他下令解除他們君臣奴隸的身份，容許他們返回國土。沒有了他，那有他

們今天的耀武揚威。可笑是一大堆賢臣卻侍奉著腔襟陝窄，手段毒辣的主人。還是白

頭髮大臣最有觀人眼光，一早就看出來了，要一刀殺了他們的王，以絕後患。唉，不

過事與願違！ 

 必殺攻勢不容許他分心思考，更不可能開口說話。淫逸日子過得太久，武功荒

廢，若不是這两年勤加操練，幾個招架後就會喪命於快劍之下。他本來就沒有想過會

有一場生死搏鬥，他只想再見她一面，沒有其他素求，她回到青梅竹馬的情人懷抱，

本就是天經地義的結局。他沒有怨恨甚麼人。但是她在那裏呢？ 

 他這時侯才發覺她倚靠在不遠處的樹下，雙目緊閉，一隻手按在心膛，臉色比

平常蒼白得多。 

 「王，妾自幼就患有心病，不能完全痊癒，沒有藥可以救得了，終有一日不能

侍候。那時王有憐惜心嗎？」有一次她幽幽地說出這話時，美得連月亮的光芒都暗淡下

來。 

 艱苦的逃亡不是普通人可以應付，更可況是患有心病的弱女子。這都是自己的

過錯，為甚麼從來想不到只有自己强大，才可以在亂世保護她不受到傷害。死對於自

己是個便易解脫，苦難折磨對她可是不公平。現在一切悔念於事無補，雖然沒有了權

力魔杖，但首先個人要變得强大。想到這裏，他不再思考其他，也就能夠專注集中精

神，能夠從身體中尋找到可供運用的潛力。他的刀劍本就是一項奇技，他雜無旁驚地

運使著，已經慢慢可以對抗敵人快得驚人的劍招。 

 兵器頻密和强烈的碰撞聲不單震動了樹林，使歸巢的雀鳥不安地飛來飛去，聲

音更遠遠傳開去，驚動了跟踪的殺手和追兵。 

 她在樹上的時候，心痛逐漸加劇。她沒有告訴他。只是緊閉著雙目強忍著這種

痛苦。漸漸她就失去了知覺。兵器的撞擊聲驚醒了她，發覺原來已經回到地面。她也

看見了她心愛著的兩個男人正在作殊死搏鬥，便開口阻止他們繼續地打鬥。可是就是

連她自己都聽不到說話的聲音。她掙扎著想站起來，可是沒有能力移動虛弱的身體。

她看到她的王險險地避開她的男人致命一劍，但劍鋒依然劃破了外衣，有血水滲出來

啊。但這只是誘敵之計，王的長劍也幾乎砍傷愛人的肩頭。 

 「不要打了！不要為我再打了！好嗎？」她大聲叫道。可是沒有一點聲音發出來

。她拚命地依靠著大樹身站起來，忽然間，她覺得自己的身體變得輕飄飄，竟然可以

衝出幾步。她一面高聲叫喊著，一邊奔跑到他們的劍圈外圍。可是他們一點反應都沒

有，依然激烈地在戰鬥。 

 「男人們的仇恨真是要到死方休嗎！ 吧了！」 

 她忽然有一種衝動，閉上了眼睛，就向著那眼花撩亂的劍幕跑過去。她覺得有

幾股陰冷氣流穿過身軀，但是卻沒有被刀劍砍傷的痛楚。她奇怪得很，睜開眼睛，只

見到已經跑過了他們戰鬥的範圍，還好像離開了地面。她回過頭一看，只見到他們依

然在地面上慘烈戰鬥著，她更看到她自己躺在不遠處的一棵樹下，了無生氣。 

 「原來自己已經死了！」她不其然打了一個顫抖！突然之間覺得很害怕。不知道

甚麼原因，就是想跑回去身體那邊，但驚慌失揩令到她再不能控制甚麼了，她覺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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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手舞足蹈地動著，但卻是越來越離得遠! 

 她知道自己向上穿過了樹林，見到正在西下那一大個橙紅色夕陽，散發著千萬

縷金黄色的光芒，一羣羣飛鳥劃飛過週邊的天際，歸返遠近的叢林。遙遠雲層隱隱地

在換上灰藍衣裝，黑夜慢慢地降臨大地。她有三十年沒有看見過這麼宏麗，卻又是這

樣普通的大自然景像。那一邊的月兒已經爬上了天階，啊！是個圓月，怪不得狼嚎的

聲音這麼强烈。她在高處也看到一小隊軍隊正在遠處慢慢地向那個小樹林潛伏過去。

她想通知他們，但卻想不出任何辦法，只有焦急的份兒。 

 她飄過了一個小樹丘，眼前就出現了一個奇境。近千隻大大小小的野狼像狗一

樣的坐著，圍成了幾重圈子，圈子中央盤坐著一個膚色黑實的高大老人，身旁站著一

個女人和一個小孩。老人身前仰臥著一隻很大的瘦「狼」。老人的雙手不停地按摩著瘦

狼身體的不同部分。 

 一種高吭入雲的唬叫聲又響起來、、、 

 一種若有若無的引力將她接乘到那個野狼圍著的圈子裏。聽到那聲獨特的唬叫

聲，她就已經知道那是『伙伴』，坐著的老人是救過她的異鄉人。女人和小孩一定是異

鄉人的夫人和孩子。 

 異鄉人的眼睛終於瞎了。 

 『伙伴』一定是病了。 

 差不多三十年，為甚麼自已可以忘記了『伙伴』。眨眼之間，兒時和『伙伴』的

親密情懷充溢腦海，她好想緊緊擁抱著『伙伴』，要對他訴說這多年的塵世滄桑。就像

從前在小鄉村家裏的每個晚上，對他細訴小女孩的心事。  

 「我要美麗，美得河裏的魚兒見到我也會沉溺到水底。」 

 但是得到了絕世無雙的麗色，是不是也改寫了自己一生，自己是不是因為美麗

而得到幸福呢？ 

 「小女孩！」從前異鄉人是這樣叫她的。 

 「『伙伴』在這個世界，跟我在這個國度，都是同一樣的異鄉人，遠離了熟識的

常規，就往往容易犯上錯誤。妳兒時因為疾病苦痛和孤單，喜愛上了像人間寵物的『伙

伴』。他同樣因為剛剛失去了『歸宿』而寂寞難奈，也愛上了妳，嘗試要妳成為他的『

歸宿』。但是妳對『伙伴』的愛並不是『伙伴』和『歸宿』的那一種，至少在那一刻並

不是。那一晚『伙伴』嘗試和妳結『伴』，但妳因害怕而抗拒了他。在那一刻，他受到

了傷害。我沒有辦法治療他的『傷口』，於是我終結了在這國家的旅程，回到極遙遠西

方的家鄉，因為超神『一』會在這個時間和地方從漫長休眠中醒轉。妳記得我說過有關

『一』的事蹟嗎？『一』在『黑色死地』救出很多被困死的天神，包括我的老師和衪的

『伙伴』。我的老師和『一』在遠古過去，曾有過一項約定。 

 尋找了三年多，我們終於見到了『一』，我們懇求衪治療『伙伴』。但是衪告訴

我們，物質生命無論多長，總有停擺一刻，但只要放棄一切『行裝』，也就沒有了生老

病死，也沒有了時間的束縛。我的天神老師和『伙伴』在逃出『黑色死地』時曾經將『

行裝』捨棄，但之後沒法抗拒擁有『行裝』的諸多樂趣，於是將『行裝』重建，想要再

一次脫離『行裝』的束縛，也就幾乎不可能了。最後衪說，物質世界有它的緣法約束著

，循環不息，生滅交錯是常規。」 

 「『伙伴』知道寂滅的時限將臨，但卻沒有依戀，因為失去了『歸宿』，在他們

國度裏是件不可思議的事，苦痛程度跟我們人類世界喪失深愛伴侶並無不同。不遇『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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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對妳還是有所牽掛。他要在寂滅之前保護著妳。於是我們再一次向東方出發。當我

們來到妳居住的村落時，時間已經過了四年多，妳的國家受到戰爭摧殘，面目全非。

經過偵查，知道妳被送到另一個國度，於是我們也去到那個地方。『伙伴』要保護妳，

於是留在皇宮裏。好幾次妳有危險，都是『伙伴』幫妳解決。不過『伙伴』的時限已屆

，已經沒有能力再保護妳了。」 

 她的淚水也就流了出來，雙手緊緊擁抱著『伙伴』的頭頸和漸冷的身軀，只希望

這一刻成為永恆。不知不覺地，她「身體」有一股暖流慢慢地滲入『伙伴』身驅內，又

從『伙伴』身驅內回流到她的「身體」，慢慢散發到每一個角落。暖流循環不息地在流

動著，漸漸地，她的思緒沒有了初時的內疚，也沒有了悲哀，於是她見到『伙伴』，再

沒有猶疑，她讓他進入了她的小世界，也讓他帶著她跨過浩瀚宇宙，去到他再不能回

去的那個星辰，他將他名字及那名字所代表的累世滄桑告訴她。  

 最初她只是覺得像聆聽著愛人訴說著塵世種種，但慢慢地她如夢幻般進入了另

一個真實世界，和愛人一同經歷了無數世代的一切一切，喜怒哀樂，她終於完全明白

過來，也有了全新覺悟。 

 當她慢慢地從一覺好夢中醒過來，心靈和身體都沒有了痛苦。她聽到刀劍强烈

的碰擊聲音，看見她的王和愛人背靠背地在一棵樹旁正在和幾十個兵卒拚命惡鬥。樹

林裏總共有一百多個兵卒，隨時替換被殺傷的兵勇。她驚叫了起來，也就驚動了士兵

，十幾個人就跑過來，拿著刀劍向她砍伐。她尖叫了起來，就在這一個時刻，不知從

哪裏跳出來幾十隻大灰狼，飛快地撲過去，有些咬著了士兵的手，有些咬著士兵的腳

，士兵們痛得大叫了起來，有些被拉倒了，野狼就撲過去咬破他們的咽喉。其他兵卒

跑過來拯救同伴，拼命砍殺狼羣，一剎那間鮮血灑遍了整個小樹林，殺聲震天。但無

論士兵怎麼樣勇猛，刀劍如何鋒利，都終敵不過像潮水般湧入的狼群。慢慢殺伐之聲

停止，遍地都是濺血的殘骸。狼群沒有攻擊她的王和愛人。為了應付共同敵人，他們

像是和解了。兩人的一隻手搭在對方肩膊，另一隻手用兵器支撑着。剛才的血戰是累

得沒法移動半步了。他們三個人互相凝視著，漸漸都微笑起來。她慢慢走過去，扶著

她的王和愛人，走出了黑暗無光的樹林。狼群也無聲無息像幽靈般消失了。 

 外鄉人在遠處的山頭，盤膝坐在『伙伴』身驅旁邊，拂掃著他的毛髮，他感覺到

他身體漸漸冷卻，知道一個超凡的生命，終於停擺。這個時候一個幼細的啍叫聲從『伙

伴』身體中傳出來，叫喊聲中一個小「狼」頭從毛髮中露出來，老年的異鄉人臉上露出

歡欣微笑，雙手將『伙伴』身軀微微向上托起來，一隻小「狼」鑽了出來，異鄉人身邊

的小孩子急急抱起了小狼。異鄉人站了起來，枴杖點向「伙伴」的身驅，身體即時燃燒

起來。異鄉人拉著他的女人和小孩，往山岡下走去。 
 

 

「天狼星，亮晶晶， 

 沒有眼睛看得清， 

 凡塵俗世皆是情， 

 現在海角漂零，    

 時常心卻清淨， 

    天狼星，亮晶晶 

   有個伴兒有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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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星空穿過城 

   放下傾國傾城事 

   同舟泛出菏花菱 

   踏上一個新里程」 

 

 歌聲漸漸消失在清涼的夜風中。 


